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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十四回第一百十四回  滄海玉堂雙珠歸母　白衣閣老隻手擎天滄海玉堂雙珠歸母　白衣閣老隻手擎天

　　素臣俯奏道：「臣昔年誤行受記，已為擇有年貌相當之婿，亦係救駕有功之人，一名成全，一名伏波。皇上既念二女之功，應

使得所；臣已有-妻三妾，分沾餘潤，豈可獨佔全枝？彼原說必臣破體，方可適人；臣今承恩命，請即為設法，今其樂從便了。」
皇帝道：「二女守彼國之教甚堅，恐非說辭可轉；如能樂從，即遵先生之命也！」　　因命宣成全、伏波入見。素臣尚不知其監

禁，承應兩貴人的丫鬟奏知，二人現在監中。皇帝道：「既係有功之人，怎反下了監？」丫鬟將前事奏聞。皇帝道：「如此則二人

有罪於先生，無功於朕，何云救駕有功？」素臣道：「臣欲救聖駕出島，差二人至島前島後，晝夜沉伏，伺候察探。島前只一水可

通，被逆閹於關口密排鐵柵，柵上皆有鋒刃，關前數里水底，佈滿蒺藜，觸鋒刃，蹈蒺藜，即皮破血流；二人沒至關前，兩足盡

破，幸其水性熟諳已極，尚未傷命。因島前無縫可鑽，復至島後探視，於水石衝擊，刻死刻生之所，探出石磧可以藏舟，臣方得前

去測量。測量之時，若非此二人下海，屈曲泅沒，亦不能知勾弦數與確數，何從算出丈尺，知絲索之敷用與否。此二人實從萬死一

生中，拼命圖功，俾臣得救駕出險；臣實深悉其勞苦困憊之極，故稱有功之人。至臣之落海，因老蚌索珠，且報臣友被圍之信，發

於倉卒，鬼神亦無所施其巧，況此勞苦憊困之人乎？從臣之故，幾致其喪身於海；豈反有罪於臣？惟陛下憐而察之！」

　　皇帝慨然道：「春燕、秋鴻隱形至觀日台探信，以藥迷悶衛士，及逆閹心腹內監宮人，使先生之計得行。成全、伏波沉沒海

底，拼命捨生，使先生之巧得施。先生之發蹤指示固難，而韓盧、東郭之勞亦甚矣！當速召來，重加封賞！」素臣道：「此二人既

久禁獄，自必污穢，恐冒觸天顏；伏乞皇上賜以薰沐，然後召見。」皇帝道：「薰沐之後，暫令錦衣花帽入見，俟封職後。徐備服

冠可也。」當即傳旨提監，沐浴熏涂，前來見駕。

　　龍目一看，見二人年紀俱未滿三十，相貌魁偉。大喜道：「真屬年貌相當，可稱佳配！成全封澄江將軍，配以春燕；伏波封清

海將軍，配以秋鴻。俱食四品俸，給事先生府第。春燕、秋鴻俱封義勇淑人。先生可即為說法，以便完姻。」春燕、秋鴻想：成全

等不過盤山小卒，並未留心觀其容貌，甚是疑慮。今見欽賜官職，相貌魁梧，暗暗歡喜。卻不敢悖本國之教，未免懷著鬼胎，鶻鶻

突突的，隨著素臣入房。

　　素臣並喚成全、伏波進房，正色而言道：「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只爭在有廉恥。禽獸沒廉恥，故無一定配偶，人惟有廉

恥，故能不事二夫。你等如在本國，而遵本國之教，已屬寡廉鮮恥，與禽獸無別。今在中國，而仍遵本國之教，則廉恥全無，更不

如禽獸矣！我若依你邪說，先破汝體，然後賜婚。不特無顏以見同伴諸女，亦何面目以對成全、伏波乎？汝等既受我記，即當從我

之命；既久中國，即當從中國之制。將來得奉皇上威靈，風行海外，用夏變夷，還要把大秦一國，俱秉中國婚姻之禮，不止全你兩

人廉恥，將並汝通國之人，都從禽獸中提撥至人類中來。妝四人可依我言，速就各房，我在此中間立侯，討出喜來，同去復旨，即

作成全、伏波代我破體可也。」春燕，秋鴻被素臣口口禽獸觸動羞惡之心；又想素臣既相，必除滅佛、老，所云變易本國之教，亦

必是真；且令成全、伏波代其破體，便不算全然叛教，只得聽從。

　　成全、伏波討出喜來，素臣領同繳旨。皇帝大喜，即命四人在御前先拜天地，次拜皇上，次拜素臣，然後夫妻捉對兒交拜，撤

御前寶炬，送歸洞房。春燕、秋鴻之喜，還是有限；只成全、伏波二人，才離黑獄，即解紅裙，倖免極刑，翻膺上賞；這一喜直到

盡情！江邊掠燕，海上驚鴻，澄江直欲翻江，清海將為攪海矣！

　　次日清晨，素臣放出海師、水手，各加賞齎。正值飛娘同碧蓮、翠蓮回島，豐城之事，素臣尚未細問，飛娘三人，把前後戰勝

及水夫人命其勤王之事述知，素臣大喜致謝。即撥兵一千，令其赴乍浦接應，授與密計，三人連夜去了。

　　日中，賜出素臣冠服，傳旨道：「朕自進此島，即令兩貴人趕制，至今方得完備，勿嫌遲慢也！」素臣感激謝領。春燕、秋鴻

打開錦包看時，是：

　　朝服全副．七梁冠一，赤羅衣白紗中單青飾領緣一，赤羅裳青緣一，赤羅蔽膝二，赤白色絹大帶一，革帶玉飾一，玉佩二，黃

綠赤紫絲織雲鳳花錦大綬二，青絲網玉拔環二，白襪二；黑履二，常服全副，烏紗展角帽一，團領仙鶴補緋袍一，大獨科花綻絲緋

襯袍一，玉帶一，皂靴一，軟底皮鞋二。

　　素臣命將朝服包好，把常服穿著，至行宮門口謝恩，即請定回鑾日期。皇帝大喜道：「朕歸心如箭，只恐孽氛未靖，今文先生

雲可歸，朕放心即歸矣！」因傳旨，擇吉於十七日朝見有功諸臣；十八日回鑾。

　　次日平明，天生等回島繳令。天生道：「以神等在淡水洋，已截殺困龍島敗兵一船。俺依文爺密計，令小矜子碧雲領一船，伏

絕龍島左，翠雲領一船，伏絕龍島右，俺們在大洋候著。三隻敗兵船逃來，被俺們圍住，先放走一船，俟他進島，島左之船便跟著

進口。又放走一船，島右之船又跟著進口。俺們拼力殺掉了一船，統著大兵攻島。島左島右之船，俱是困龍島島船，又用了困龍島

旗幟服色，夾和敗兵船內，守島兵丁慌亂之中，不及辨別，一齊放進。隨後大兵即至，裡面兩船-齊發作。俺們是有記認的，只揀
賊兵砍殺。他們沒記認，不知誰是困龍島的兵，是護龍島的兵，自相廝拼，心慌勢亂。俺們內外夾攻，傾刻攻破。走索的島兵，各

處放火。碧雲、翠雲領著女兵，把封鎖的嬪御宮人，一齊救出。咱夫婦令以神、衛嬸子分頭搜島，現獲陳芳、臧寧、汪彬、趙武及

靳直之弟靳廉。留以神在島鎮撫。虎臣、亞魯已奉文爺之令，去招降各島。俺們先撤兵回來報捷。」素臣大喜，將嬪御宮人都送入

內，領著一干男女朝見。

　　皇帝仍坐前殿，男女分班，嵩呼拜舞，此時已有錦墩設在御座東旁，宣上素臣賜坐。東班是玉麟、天生、有信、成全、伏波；

西班是飛娘、飛霞、青雲、翠雲、春燕、秋鴻。皇帝問功名冊有名之金硯、黑兒，素臣回奏：「金硯係臣之僕，已奉詔進京，敕諭

東宮。黑兒係龍生之婢，未敢朝見。」皇帝道：「文子與□同升，僕婢何害？金硯有十餘日行一萬七千里之功，太后東宮之幸，逆
藩之授首，皆其功也！可封為飛虎將軍，食三品優俸，給事先生府中。黑兒係貴人之姊，可即宣入，以受國恩。」素臣領旨，將黑

兒宣入，朝畢，站立右班之末。

　　皇帝降旨，陛白祥為兵部郎中，並監督大恩倉。龍生以副總兵，兼宣慰司同知，仍管護龍島事。施存義以守備提補。飛娘為神

勇夫人。飛霞為英勇夫人。碧雲、翠雲為靈勇宜人。黑兒為奉恩君，食四品俸。以救出嬪御，俘獲逆黨，進素臣武英殿大學士。陳

芳、臧寧、汪彬、靳廉同先獲之靳直、鳳氏、王彩，各打四十御棍，趙武免打，俱監候回鑾處決。諸臣謝恩退班。

　　十四日，飛熊解到龍衣，齎奏翰林官一員，洗馬連城。皇帝見太子表文，宣素臣入行宮，再三勞謝道：「前日令先生陳奏功

績，朕已驚歎為古今未有；今觀東宮所奏，方知先生尚未道其十之一二，先生真隻手擎天者也！東宮雲，一切貳官閒職，不足以圂

先生；擬晉先生內閣，兼吏兵兩部，請朕聖訓。其進先生為文華殿大學士，應加宮保及五等之爵，俟回鑾再定。」是日，留在宮

中。細問一生事跡，及父母兄嫂妻妾子姪婢僕鎖屑之事，至夜賜宴，盡歡而散。

　　素臣方得與連城相見，連城再三謝罪。素臣道：「人孰無過，禮過不吝，乃老先生之盛德，前事何足掛懷！」因喚大憐出見：

「此尊婢也，今日歸趙矣！」連城問單姨之事，大憐招出聶元，連城切齒。素臣道：「邪道作孽，何所不至，特辯之不早耳！聶元

前在此島，已為龍夫人所誅，勿更念此婢之舊惡也！」連城唯唯謝教。

　　十五日，如包、以神回島朝見，奉旨加鐵面游擊將軍，兼宣慰司僉事，仍管生龍島事；熊奇以參將題補；兩人謝恩畢，將天生

等約齊，同至素臣房內，根問落海後事，及假傳死信之故。

　　素臣從頭說出。原來：素臣那日落下海去，即落在一座白玉堂中，一張白玉榻床之上。只見一個年老婦人，纓絡繽紛，向前斂

衽。素臣忙下床答禮。老婦道：「前遭龍厄，藉相公福庇，以二女奉侍；今當見還。金面犼有難，相公當往救之！孽龍已為香烈娘



娘收服，妾可無慮；但恐野性難馴，不日來見相公，乞相公受記一番，便與妾冰釋前嫌，感激不盡！」素臣恍然，忙在袋內取出雙

珠遞還，道：「承老嫗贈此神物，救我之難．成我之功，正思圖報！若果見孽龍，自必囑咐，令其解釋前嫌。金面犼現有何難？當

往何處救之？」老婦道：「相公不聽見喊殺之聲嗎？」素臣側耳一聽，果聞喊殺連天，心裡著急，忽然驚醒，那有甚白玉榻，卻仰

臥在一片大蚌殼內。忙立起身，只見前面船隻，被這蚌風馳電掣激起大浪，一齊翻轉，船上兵將紛紛落水。將近一隻船邊蚌殼平空

一起，把素臣顛落那船船頭，那蚌便沉入海底，絕無蹤影。

　　那船已將翻轉，半船俱水，人盡嚇壞。忽見半空落下人來，頃刻風恬浪息，便按定心神，向前細看，失聲驚喊：「莫非是文爺

嗎？面色怎如此晦滯？」素臣睜眼看是，認得是方有仁、方有信，忙答道：「弟正是文素臣，聞人兄如何不見？」有仁等大喜道：

「聞人二哥就在前船。有仁等被圍至急，虧這大浪把一面衝破，正想逃走。今得文爺從空而下，便可殺上前去。」素臣問：「緣何

被圍？是何兵將？」有信道：「是靳仁的兵將，雖壞了幾船，兵勢還盛，水勢一定，必更合圍。靠文爺的威力，且殺了賊人，再細

細告訴罷。」素臣便不再問，抖擻神威，拔刀在手。有仁忙令撥轉船來，素臣一眼看見金面犼虎踞對船船頭，大叫：「聞人兄，今

日才會，快快轉船殺賊！」金面犼大喜大笑，忙令海師捩舵。兩隻船上各家丁壯，久聞素臣殺夜叉，誅山魈的大名，兼且從天落

下，越發認作天神，人人膽壯，個個心雄，忙忙捩舵轉船，直衝上去。

　　賊船上呵呵大笑道：「若沒那陣怪風，都做了海鬼了！怎敢回來送死？」把旗一揮，四散的船，都攢攏轉來。素臣令眾人「照

舊廝殺，選幾個有勇力，能跳躍的，各持短兵，隨我而行。」有信在本船，揀出十幾個，緊跟素臣背後，須臾，各船圍上，兩船內

照前各持長槍大戟，互相擊刺。素臣揀著最近賊船，大吼一聲，平空躍上，手起兩刀，已把當頭兩個殺人不轉眼的凶和尚，連頭帶

肩，劈做四段。就在紅血中直滾進去，碰著刀的，非死即傷。背後勇士，陸續跳上，如一條長蛇直竄入艙，殺條血路，看著那兩隻

賊船較近，復跳上去，如猛虎突入羊群，任憑咬嚼。殺過這船，跳到那船，殺過那船，跳到這船，紛紛頭落，片片肉飛，頸血直

噴，屍身平倒。金面犼看得興發，也吼一聲，跳入賊船，手中鋼錘，雨點般打落，賊人筋斷骨折，一片哭聲。我兵將領及有勇力能

跳躍之人，無不爭先跳砍，咆哮剪撲，猛不可當。登時把賊人十幾號船隻，百十個和尚道士，大盜凶徒，一二千慣戰水軍，十停中

殺掉九停。素臣因有正事，跳回本船，招呼金面犼等下來，放他各逃生命去了。

　　金面犼等一齊上前相見，叩謝援救之恩。通出姓名，方知福建六雄，除飛熊解衣在路，現在五榷俱集，內中林平仲、劉牧之、

朱無黨三人，尚是初會。素臣看其相貌，都是魁偉，持戰之時，亦甚勇敢。暗付：六雄之名，果然不錯！因問：「此處是何洋面？

今日何日？」有信道：「這是乍浦洋面，今日是十一月初二。」素臣好生驚異，因把自己在廣以後之事說知。六人俱拜伏於地道：

「文爺真天人也！」金面犼復謝失迎之罪。素臣因問日本之事，金面犼道：「靳賊結連關白，俺便交結舊臣之仇恨關白者；奈關白

夫妻二人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惡黨頗盛．一時未得其便。俟我朝興兵問罪，可作內應耳。」素臣記在心頭。見是順風，忙令扯足

各道風篷，一面叩問被圍之故。

　　有信道：「自皇甫按院解散義民，白兄離職閒住，存義便把自己，合兩家家口，寄頓飄風島，至閩去看袁兄，聞皇上駕幸登

州，靳直必有逆謀，天生等自必勤王，因文爺在廣徵苗，故邀同聞人兄們前來幫助。不料船至寧波洋面，被尋龍島島賊出來劫奪。

一個賊首，為聞人兄所殺，敗將下去，糾合附近島賊，前後截殺。飛報靳仁，又添了許多兇惡僧道，圍得水洩不通。正在危急，忽

被風浪衝開一面，又從天上掉下文爺，真是五行有救！」素臣道：「我已定下救駕之法，今忽添六位英雄，大事可成矣！」當與六

人縱談今古，開發忠義，指示兵機。六人中，除有信領略過趣味，餘剩聞所未聞，如食江瑤柱一般，津津有味，日夜不厭。

　　初五日將晚，已望見困龍島，忽見島口有帆影招動，素臣留心細看，見一隻小船，逆戧著風，如飛而來。即令本船截住，休教

走脫。金面犼立在船頭，海師捩舵迎湊，丁僕外水，各持鐃鉤鐵戳，鉤的鉤，戮的戮，登時拉住。素臣急命海師轉舵，望外洋開

去。小船內鑽出一個道士，手持紋文古劍，口中正自唸唸有詞。素臣一躍而上，將刀隔落古劍，劈胸一提，挾在脅下。金面犼一齊

跳過。有幾個動得手的，俱被殺死。其餘無用之人，便都捆住，丟在艙內，把船掉轉，帶在船尾。

　　素臣把道士挾過船來，背綁起；將刀擱在頸上，喝道：「你這妖道，姓甚名誰？往那裡去報何緊急？用何邪術，行這逆風船

兒？有一字虛言，即砍下頭來！」道士慌道：「大王饒命，容小道實供！小道姓於名人俊，是江西人．在龍虎山學的五雷天心正

法，並不是邪術。」素臣喝道：「即在龍虎山學法，認於人傑嗎？可知現在何處？」人俊沒口子應道：「於人傑是小道胞兄，現在

錢塘縣裡。」素臣道：「我在沙河驛釋放他，他說以後改邪歸正，如今弟兄兩個，一個跟靳直，一個跟靳仁，助紂為虐；他罰誓死

於亂箭之下，怕眼前就要應他毒誓了！」人俊渾身發抖，亂磕頭道：「原來是文爺顯聖，怪是小道行法不靈！文爺在亮裡，怎還不

知小道們心跡？小道行都依著文爺在前之命，陽儒陰釋，暗為朝廷出力。」素臣喝道：「你怎知我已死？如何行法不靈？快實說

來！」

　　人俊道：「小道行逆水法，有神將守護；若非文爺顯聖，神將豈無響報？王彩兵敗入島，禁軍中有認得文爺的，說文爺改了面

色，假扮差官。靳監不信，說文爺現病在京。王彩說，曾見過文爺，貌實相像，只面不同，必是易容之故，況差官勇不可當，除了

文爺，斷沒這等本事！靳監方才信了，害怕起來。先是奉皇上住在滄海樓，有美女奉御，內侍宮人伏侍，一切供應，還像個局面。

及聞此信，說文爺倏在廣西，倏在北京，倏在山東，如神如鬼，倘被劫去皇上，關係非輕！將皇上圈禁木籠，柵內柵外，令勇士日

夜防守。後聞文爺死在海裡，與心腹謀士計議，說文爺已死，再無能至此島劫駕之人，可否放皇上出圈。小道竭力慫恿，說：『皇

上錦衣玉食，安樂慣的，若久圈禁，必致傷生，便失去重質，太子必致死報仇。天下謀勇之士尚多，大事還未可料！況且送龍衣的

早晚到來，也不便在圈裡朝見。奠若仍送皇上至滄海樓，美女宮人照常承應，以安其心，適其體，不至憂鬱成病，方為萬全之

策！』心腹中也多有主此議的。遂擇定初七長生之日，奉皇上仍居滄海樓。要著人往錢塘知會，說文爺已死，速添兵去豐城捉拿家

屬，恐聞信潛逃。因連日逆風，小道有逆水行舟之法，便討了這差，要去與家兄商議，向深山中隱姓埋名，逃生避亂。並一字虛

言，只求神靈鑒察！」

　　素臣親解其縛，大笑道：「我雖落水，並未曾死，怎信以為實？這逆閹終是愚蠢之徒！」人俊抬頭，把素臣細看，喜形於色

道：「文爺真未死，皇上太子，天下蒼生，俱可得生矣！初傳文爺身死，不特眾謀士不信，連靳監也說是文爺用計，要咱們懈怠，

好來劫駕，吩咐木籠內外勇士，須分外嚴密防守。後來紛紛信至，差著黑探往護龍島連探兩次，知道死信是真，才商議放皇上出

籠，原不是一味蠢愚呢。」素臣道：「護龍島疑我已死，或是招靈設祭，戴孝哭泣，焉知非我之計？怎見得死信是真？」

　　人俊道：「說也可傷，護龍島內設位戴孝，是不消說了。只那白祥、鐵丐諸人。男男女女，如喪考妣一般，成日成夜的哭泣，

都不顧性命的樣兒，或自夢中哭轉，或因痛哭嘔血，或至水米不沾，或至昏暈不醒，豈是假裝得來的？監裡的海師水手，不怨受

罪，只恨那日救護不及，死有餘辜！自外護至內城，無人不流涕悲泣，說天沒眼睛，把一根擎天玉柱，平空拔倒。天下何日太平！

聽說崇明商船上，撈起文爺屍首，上半截已被海魚吃盡，那一個不痛哭流涕，咒生咒死，還有指著天亂哭，朝著海亂喊，要抽掉龍

王的筋，剝掉龍王的皮！靳監探聽確實，才信文爺之死是真，才想放皇上出籠。小道暗中，也不知流掉許多眼淚哩！」

　　素臣滿面涕流，暗忖：我反虧這落水，不然，如何向木籠中救駕？忽然想起，急問：「探聽的人，除此以外，還有何見聞？」

人俊道：「探聽兩夜，止見內外哀毀哭泣，怨恨傷心，並無別有見聞。」素臣暗喜，因定注意。問：「此是何處？」海師說：「困

龍島後外洋。」素臣令人俊坐原船回浙，囑咐如此如此，但恐同船洩漏。人俊道：「不妨，靳監心腹俱被殺死，所存者，小道之徒

僕，及海師外水耳，自有話吩咐他。」

　　人俊去後，令有仁、有信坐一船，至護龍島，須如此如此。自同人傑等，向困龍島後放來。至一無人荒島，把船泊住。初七夜

裡，攏船近島，素臣上了腳船，沿石岸而行，屈曲至石磧之內，爬上石磧，在一最高峰上，砍去松樹一棵。日裡悄悄探望，隱隱見

銅柱上，畫有一道白圈，喜動顏色，慌忙下船，復上原船，仍回荒島。初八日天色一黑，即開船至島後，近石磧與銅柱相對之處泊



下。素臣安睡艙底，候天生等船至，縛定絲索，突然跳出，拉索上台，成此大功。

　　素臣因鐵丐等根問；在眾人前，把這些情節細說一遍。鐵丐大笑道：「咱原說不消十日半月，便救得皇上出島，如今可信咱的

話是真？」飛娘道：「文爺叫二哥們來說謊，是怕走漏消息，這也罷了，怎臨上索的時節，還不說明？累咱驚心吊膽，死跟著你，

怕你飛上天去，不得問你許多要緊事情！」素臣道：「那時正在赤緊關頭，可能再說閒話！亦且使大家知我顯靈，成功可必，人人

踴躍。你只看那日賊人，但見我面，便已嚇壞不能交手。王彩那廝好不耐戰，也都驚慌失錯，把刀亂搠，直撞下馬，不是總虧著假

死的好處嗎？」飛娘道：「咱們只認文爺已死，故此哀痛。二哥及有仁朋友知文爺現在，怎也是那樣哭去？」天生道：「這事咱也

不明，先問過二舅，說一則文爺吩咐，要假裝得像。二則見咱們哀傷之狀，心裡感激，不知不覺的眼淚直淌出來。」

　　素臣深致不安道：「文白有何德能，蒙諸兄嫂逾分傷感，恩姊更複性命以之！前在海中，聞於道述來，心痛之極，也出過許多

眼淚。然使沒有那種激切之狀．逆閹必不能信，皇上焉得出籠？是文白此番得成救駕之功，皆各位血誠所致！白之落海，即皇上出

險之機。靳賊著人至島連探，並未看見竿木繩索，此中又有天意！今皇上專指為白之功，重疊加恩，清夜自思，實深惶恐耳！」鐵

丐大叫道：「咱們是為朋友而哭，那些路上的人，怎也哭得發昏？老蚌討珠，才下海去，與老天什麼相干？怎把自己的功勞都灑派

開去，文爺的大功，便分半個天下，也不多！」素臣嚇慌，忙起身一手掩住鐵丐之口，埋冤道：「聖駕在內，怎是選樣囉唣！」鐵

丐還要分辯，天生等亦俱阻止，方才住口。

　　玉麟道：「文爺說有天意，原是不錯。俺們若不是哭昏了，便守定文爺原令，不許別島一船，私至外護，怎容得奸細入探？奸

細不入探，則靳直不信，皇上豈能出籠？入探而並見竿木繩索諸人演習之狀，必更設法防範，預斷這條後路。恰好鐵兄遷怒，說總

為這上才去測量，才送了文爺性命，把內殿所立，盡行燒燬，上下男女，因痛苦不過，無暇演習；而連探之人，又適在痛苦最甚，

竿索已毀之時，豈非天意？但天意亦為文爺至誠所感，委曲以默成此大功耳！」這一段話，把諸人都說服了。

　　翠雲道：「奴到底疑心，春燕們既不能日夜來看守銅柱，文爺又不能常去守候，怎約得時日定准，咱們去放鶴，可可的湊來縛

索上柱呢？」素臣看著春燕、秋鴻道：「這是我與他兩人先有暗號；那日成全、伏波探海回來，說島後石磧內可以藏船，石磧上最

高一峰，有一棵松樹記認，原是我吩咐他去探看的；不是我那日得了成全、伏波之信，又叫他們兩人轉來，囑咐一番的嗎？我叫他

們每目清晨，隱形至銅柱邊，只看那棵松樹砍去，便是我們來救駕的日期，便盡一白圈在銅桂上，報我知道。皇上初七，復至滄海

樓，我於初七日夜裡，移船入磧，砍去松樹。初八見銅柱上畫有白圈，故知此夜必隱形練來接應也。」

　　鐵丐道：「嫂子你還要早去哩，可知他們都有暗號，要早一日，也不能的！」翠雲道：「奴便成日思量，卻不知文爺定有暗

號。但那磧上本有松樹，這日忽然不見，銅柱上又忽有白圈，倘被賊人看出，豈不利害？」素臣道：「那石磧離銅柱有三里遠，留

心的，便仔細了看，不留心的，如何知道？銅柱白圈，在石磧上便看得見，在海裡便看不見；島後就有哨船，誰肯向亂石叢中，湍

流急浪裡，去察看銅柱上面，有無暗記？若在觀日台上，便只見那三面，不見這面的白圈，又誰肯險巴巴地，抱著銅柱，兜轉身來

察看呢？」翠雲方才心服。

　　玉麟道：「他們兩位已封淑人，比你職分高著一等；怎還提他名字？」翠雲忙向春燕、秋鴻斂衽謝罪。春燕、秋鴻頭紅臉脹

的，慌道：「姨娘們休得取笑，可不折殺奴才！」以神道：「不特小嫂們要改口，咱們也都要改口，以後叫不得文爺，或叫太師

爺，或叫相公，才合朝廷禮制。」鐵丐道：「文爺兩字，是咱們心窩裡發出來孝敬他的。他做秀才，咱叫文爺；做元帥，做宰相，

只叫文爺；便做到……」玉麟慌接口道：「便做到尚書閣爺，也只叫文爺的是。」素臣怕鐵丐再說亂話，即起身道：「困龍、絕龍
初定，脫不得人，鐵兄可速回島鎮壓，方兄可暫理絕龍島的事。」鐵丐亦知自己口嘴不好，便同有信，慌慌的去了。

　　是日，碧雲、翠雲奉素臣之命，在神樓了望海洋，恐有遺孽為患。忽看到登州府一路，見一片白色，紛紛擾動，與各處風恬浪

靜者，迥乎不同；相離甚遠，又看不清頭，好生疑惑，忙下樓報知。素臣立傳令外護汛撥員，坐救生船，多添水手。飛駕往探。正

是：

　　島內生身防不測，海邊死信哭無常。

　　總評：

　　貳官閒職，既不足以圂素臣，而閣臣兼部又非監國者所得擅。故寧遲之時日，而不敢褻越也。但此意如於前回透漏，則味同嚼

蠟矣。玉麟雲東宮不敢自專，如簾內美人若隱若現，至此全身俱見。性急人不可讀書，尤不可讀此等奇書，餘蓋屢驗而得之。

　　素臣落海，即皇帝出險之機玄，陰姥之功大矣。而衝破賊圍，擷落素臣，得以殺賊救友，亦其功也。然還珠、破賊，他書所

能，而並成出險之功，則惟此書所獨以落想在天半。非一切稗官所得夢見也。

　　困龍島口，帆影招動，素臣留心細看，即令截住，似為戧逆風之故，而實則不戧逆風亦必截住，其留心細看，乃看其似船非

船，是南是北，必因看出逆風而始截也。行軍不同謀，兩眼俱昏黑，截船嚇問，較勝於用謀也遠矣。其適得於道，以盡輸敵情，兼

伏後事者、天也。在素臣反為意外之獲。

　　寫諸人哀痛，在島中是正面；感及有仁有信，是旁面；此處黑探所見，是對面。各面寫來，總為放皇帝出籠地步。作者於初落

墨時，即落此想，而各面刻寫，竭情盡致，手揮五弦，目送秋鴻，其竟全在阿堵中也。讀者茫乎其故，但因哭而哭，賞其文之感發

性情，猶為門以外漢。

　　忽然想起：想起竿索及演習之狀也，急問見聞，恐見此竿索演習也。素臣暗喜：喜探者之未見。帷燈奕奕有光，匣劍蚩蚩作

響，美矣，妙矣！使素臣竟不想起，便不警捷，便非素臣。本必不可少之筆，以成絕世希有之文，此為至文。

　　飛娘、翠雲屢疑屢問，皆作者逐一注解，使賢愚共曉也。世之稗官，但一出口，無不知其竟旨，何煩注解人之才識？說可以升

斗計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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